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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duction relations is one of the core concepts of economics, to all aspects of the society plays a decisive role 
Represented by Internet techniqu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most likely to promote a 
series of changes in social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form, which represent the future economy development trend of 
several elements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is likely to have been hidden in these changes. Therefore,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observes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al production in the form of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fields widely recognized as the new economy, especially in internet-related industries. It is found that 
these changes have gone beyond the level that can be described only by factors of production, implying that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economic form driven by capital appreciation is transforming to a new form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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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产关系”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对社会的各个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

息技术发展，极有可能推动社会生产组织形态发生一系列变化，而代表未来经济形态发展趋势的若干生产关系

元素很可能已经隐藏于这些变化之中。因此，本文从生产关系角度入手，观察在那些被广泛认知为“新经济”

的领域中，特别是互联网相关产业中，在社会分工形态、社会生产的组织形态、所有制形态等生产关系层面所

发生的显性或隐性的变化，发现这些变化已经超出了仅用生产要素所能描述的层面，暗示着以资本增值驱动的

传统工业经济形态正在向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形态转型。 

关键词：传统工业经济；新经济；生产关系 

 

1.前言 
“生产关系”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是指

经济活动中形成的所有社会关系的总称，也是经济形

态和社会形态最直观的表现形式，在社会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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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结构、制度、文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1]
。

通过生产关系的转变可以预测经济未来发展趋势以

及社会形态的重大转型方向。生产关系主要包含劳动

占有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产品的分配关

系等）与劳动交往关系（包括社会分工形式、社会生

产的组织形态、商品交易形式等）两大类型，其中生

产资料所有制、社会分工形式与组织形态、社会产品

的分配关系等类型对生产关系的整体形态有着支配

性作用
[2]
。 

生产关系受到社会生产能力与科技水平的强烈

影响
[3]
。传统生产关系形态是以资本驱动生产为基本

特征的传统工业经济形态。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

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涌现出一系列

大量的新型业态，例如，“平台经济”、“互联网+”、

“开源社区”等。在这一浪潮中，经济关系形态也正

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一方面，日益智能的数字平台正

在成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关系的桥梁和协调中心，产生

大量新的经济形式，如“共享经济”、“零工经济”

等；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开始转型，“扁

平化组织”、“去中心化”、“合伙人制度”等一系

列新型组织模式和产权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认可。

大量研究发现信息技术对这些新型业态的出现有着

重要的影响。例如，文献[4]认为数字技术的出现，

在组织转型和社会关系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工作的

数字化正在创造新的工作中介方式，例如平台在个人

之间进行在线中介，这些所谓的在线协作平台有可能

从根本上改变劳动力市场
[5]
。文献[6]提出了平台经

济，它是基于数字平台而构建的一种经济关系，数字

平台是通过改变我们消费和提供数字产品和服务的

方式来挑战现有企业，利用自主代理的生态系统共同

创造价值。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平台经济衍生出

一系列如共享经济、协同经济、零工经济等新型经济

形态。这些变化暗示着，在信息化与智能化的驱动下，

传统的以资本增值为中心、以科层制企业为主要组织

形式的经济关系形态已经面临深刻挑战，一种全新的

经济关系形态正在萌发。由于经济关系形态也直接驱

动着社会形态的演化，这也预示着人类社会也将面临

一次重大转型。 

2.传统工业经济的生产关系形态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明生产、分工

以及交往是构成人类生产关系三个基本范畴
[2]
。传统

工业经济的生产关系核心是资本驱动下的雇佣劳动

制。其主要特点包括有如下几点：第一，社会协作以

业缘关系为代表的熟人关系为主；第二，由资本所驱

动的科层制企业为社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第三，

大部分劳动者不能独立展开生产，而是受雇于企业或

各类机构，依附于这些组织机构来实施生产并换取报

酬；第四，广泛采取“专属专利”的产权制度，社会

资源被少数有产者控制；第五，获取利润，实现资本

增值，是企业实施生产的核心目标。之所以形成这种

形态，社会协作对熟人关系的依赖性是其重要原因之

一。 

在这种传统工业经济的生产关系形态之下，大多

数社会成员并没有机会直接参与核心的生产决策，而

是依附于科层制企业。科层制企业的权力高度集中于

掌控资本的企业主，其组织成员的地位和利益分配机

制均依赖于科层而不具有对等性，使得组织成员缺乏

自主权、决策效率低、各个部门之间协作困难等问题
[7]
。同时，因为把获取利润作为核心目标，导致企业

在组织生产过程中常常出现生产与需求的偏离，导致

负外部性
[8]
、自然垄断

[9]
等一系列问题。 

这种生产关系形态可以适应于传统工业经济下

的市场变化缓慢、创新水平低下的稳定经济环境中。

然而，正如下文即将展开的论述，在信息技术迅速发

展的当代，这种形态已经面临深刻挑战。 

3.新经济中的新型生产关系元素 

社会协作与社会分工的发展对生产效率的提升

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一般而言，

更高的生产效率往往依赖于社会分工的细化，而社会

分工的细化又同社会协作水平的提高密切联系
[10]

。在

传统经济条件下，人们之间的协作是基于熟人为主的

业缘关系展开。当前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

技术迅猛发展，使我们看到了社会协作突破熟人关系

的可能
[11]

。这一突破正在推动社会生产组织形态发生

一系列变化，呈现出向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形态演进

的趋势。这些变化或趋势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陌生人之间的交易与协作愈加广泛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发展，使得陌生人之

间得以通过远程的信息沟通便捷地建立贸易与协作

关系。各类电子商务平台、网络金融平台，结合了现

代物流体系，为这些交易与协作从信息、物资、信用

等多个方面提供了支撑与保障，推动交易成本和协作

成本的持续下降。 

陌生人之间的交易与协作的广泛发展是一场革

命性的变化，它突破了传统经济以业缘关系为代表的

熟人关系形态，借助于互联网技术在空间关系中呈现

出一套新的远程贸易体系，这说明一个全新的统一市

场正在基于社会网络层面形成。这一变革同工业革命

前夕由于出现农村远程贸易突破了地理位置的制约

从而建立统一大市场，打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制约，

引发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关系的确立过程极其相似。

这暗示着，陌生人之间的交易与协作的广泛发展不但

预示着社会分工与协作水平将发生空前提升，而且这

个新的统一市场的形成极有可能使得社会协作全面

打破传统所有制体系下的资本限制，最终使得资本增

值驱动机制及其各类关联形态（如雇佣劳动制度、按

资分配制度等）趋向消亡，使得人类社会形态又发生

一次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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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中科层制组织发生改变 

当前，以传统企业为代表的科层制组织在社会经

济运行中的角色正在趋向弱化。科层制的权力高度集

中，具有分层管理和上下层地位不对等弊端，使其自

身具有分工形式固化、制度僵化导致形式主义严重等

一系列缺陷，特别是它不利于实现持续的创新
[12]

。在

互联网时代，市场环境快速变化，创新水平持续提高，

大型科层制组织往往因为以上一系列的缺陷导致难

以对外界环境的变化做出快速有效的响应和调整，难

以满足多元化的创新性市场需求
[13]

。在这种环境下，

削弱传统科层制，构建扁平、灵活的组织结构是企业

提高自身应变能力的常用途径
[14]

。文献[15]发现日益

激烈的竞争导致企业结构更加的扁平化；文献[16]

观察到越是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越是年轻的企业，

越有可能选择去中心化的组织结构。当前企业组织结

构的转型已经成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17]

。 

目前企业组织结构转型的主要方向为开放式创

新、团队多元化、去中心化
[18-21]

。其中开放式创新是

当前企业在创新模式方面的主要转型方向，是指企业

可以从自己的想法和其他人的想法中创造并获利，从

而实现创新布局的生态化，推动对市场的共同开拓
[22]

。

而去中心化是指一种具有开放式、扁平化、平等性的

系统现象或结构，团队多元化是指组织使用多个团队

成员来提高个人和团队的生产力和学习能力。开放式

创新和团队多元化意味着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

系不再有严格的壁垒，去中心化意味着传统的科层制

开始逐步瓦解。 

同时，企业的产权体系也在逐渐发送变化，更为

开放的合伙人制度被新兴行业企业广泛采用。随着互

联网的迅猛发展，社会经济得到充分全面的发展，同

时对企业要求越来越高，而合伙人制度能够更好地满

足企业需求，发展前景广阔。康至军认为“知识型员

工以合伙人的身份参与工作，不仅有利于企业的灵活

发展也有利于自身自由发展，并且可以与企业所有者

共同分享企业利益，从而得到激励，提高整体创新”
 

[23]
。这一变革预示着，合伙人制度有可能取代传统经

济中的雇佣制度。 

3.“个人”正在崛起 

与传统经济形态下的雇佣关系不同，在目前的网

络经济中，个人成为新崛起的力量，通过网络链接，

个体间的互动和影响日益增强，这种凸显个人力量以

及个人之间联合的影响，使得劳资关系由雇佣制走向

个体化发展。在一些新兴产业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主

要依托个人影响力的独立经营者和自由职业者
[24]

，甚

至反过来影响到部分产业的业务布局，构建起了以

“零工经济”为代表的若干类新型经济业态
[25]

。 

“零工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短期工作形式，指的

是用时间短、灵活的工作形式，利用互联网和移动技

术快速匹配供需方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
[26]

，旨在促进

闲置劳动力价值再造与提升
[27]

。在我国零工经济相关

的公司有：滴滴出行、美团、饿了么、抖音、快手、

新浪微博、知乎等。根据 2020 年中国电子商务报告
[28]

，2020 年全年，我国劳动力人口 8.8 亿，其中灵

活就业人数规模达 2 亿，互联网灵活就业人数达 8400

万，对缓解我国就业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零工经济

不仅为劳动者和企业提供了双向价值，更带来了社会

价值。这类基于“个人”的生产形态，显露出对传统

经济形态中的雇佣劳动制的突破趋势。 

4.资源共享理念和开放社区的出现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资源开放共享

在部分新兴领域中已成为发展共识。“共享经济”这

一概念最早由 Felson 和 Speath 提出
[29]

，而 Belk 将

共享现象解释为“把属于我们自己的物品和他人一起

分享或者分享属于别人的物品的行为和过程”
[30]

。部

分学者认为，共享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业态，通过分

享盈余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31]

。目前，关于共享经

济这一概念业内普遍认可的定义是：共享经济是指以

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平台为基础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

例如，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篮球等，最具代

表的企业有滴滴，Uber、Airbnb 等等。 

除了近年来得到广泛关注的“共享经济”
[29]

，更

为直接的资源共享机制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崛

起于一些以研发性为主的开放社区中。在上世纪 90

年代伴随互联网的初期发展就已经大量出现了以

Linux 开发社区为代表的开放性社区组织
[32]

，其核心

特征是成员地位高度对等且开放共享各类资源。近年

来，在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下，出现了去中

心 化 自 治 组 织 （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缩写 DAO）
[33]
。DAO 的含义是没有正

式的领导，自治的意思是允许任何成员做出决定，因

此可以把 DAO 理解成为了某一项事业把个人组织起

来，通过创造价值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自治组织。与传

统的以利润驱动为目的、公司产生的财富仅为所有者

享有并且公司所有权归小部分人享有的公司制度不

同，DAO 没有等级制度，成员地位高度对等，所以 DAO

所有的价值都归整体所有。同传统企业截然不同，DAO

是由任务驱动的而非利润驱动，其主要目标是为了解

决需求或创造价值。这些开放社区的出现，暗示着一

种由任务驱动、权力去中心化、价值共享共有、成员

对等且自由的新型生产组织形式将可能取代传统的

科层制企业成为生产组织形式的未来发展方向。 

5.经济联系构建与经济决策愈发依赖信息技术 

当今的技术和社会系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

的物体。各种数据信息以指数级增长，其增长速度已

经超过了摩尔定律
[34]

。海量、复杂、不断增长的数据

的同时呈现，一方面使用户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

挑选，另一方面大量信息容易被人忽略，无法被大多

数用户获取。目前为止，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许

多已经成熟的以及发展中的工具都提高了我们做出

比以往更明智决定的能力。信息和通信技术对复杂大

型系统的控制和决策支持方法产生了巨大影响，能够

帮助决策者克服在解决组织中的重要决策问题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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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信息资源和分析工具帮助决策者时可能面临的

限制和制约，从而提高决策水平和质量。 

推荐系统是当前典型的经济决策辅助应用。它利

用电子商务平台对各类商品与服务信息进行过滤，根

据用户需求向用户提供相应的信息和建议，帮助用户

从互联网数据中更全面和更精准地筛选内容。推荐系

统在购物、书籍、游戏、音乐和电影和人岗等场景均

有广泛应用
[35]

。比如，用于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决策支

持系统
[36]

、用于金融部门的 IT 治理的数据驱动的决

策支持系统
[37]

、基于兴趣度的协同过滤商品的推荐系

统
[38]

、通过分析银行产品推荐系统设计银行产品推荐

系统模型
[39]

、以及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有效提高患

者诊疗满意度的患者决策辅助系统
[40]

。 

这类依赖于机器智能的辅助决策体系是陌生人

之间建立大规模的有序协作的必需，它实质上是一种

智能化的经济指令体系，支撑陌生人之间可以有效地

建立经济连接。它的广泛发展，暗示着一种指令性的

经济形态正在涌现之中。 

6.创新正在成为部分产业领域的核心理念 

传统经济中，资本增值是企业发展的基本动力。

当前，创新所体现的价值越来越大，与土地、机器等

生产要素的收入能力相比，知识与智力所体现出的创

新贡献能力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在逐渐增加
[21]

。伴随

经济活动对创新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创新被认为是决

定企业创造价值能力的关键因素，已经成为企业发展

的核心决定性因素之一，特别是在一部分知识密集型

产业领域中。这使得越来越多的经营者开始直接把

“创新”视作企业发展的基本驱动力之一，并直接围

绕创新来构建企业价值观。特别是对一部分知识密集

型产业领域的企业经营者而言，尽管“盈利”依然被

视作企业最为根本的任务，但是创新本身正在取代直

接盈利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理念。企业创新过程

中所体现的协同性与开放性也在逐步增强，多家企业

合作构建创新集群成为普遍现象。此外，在个人化趋

势之中，把以个人价值实现为目标的创新正在开放社

区中广泛发展
[41]

。这一转变正在逐步削弱资本增值在

产业组织中的动力性地位，使经济增长更为直接的面

对社会的发展性需求。 

4.结论 

通过对以互联网产业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兴经济

业态的分析，我们挖掘出隐藏在互联网中的一系列新

型生产关系的萌芽，它预示了经济发展中的趋势。特

别是，我们观察到，由于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地理与

空间的限制，基于陌生人之间的协作与交易迅速增加，

并带来一系列其他生产关系层面的变化。陌生人之间

的交易迅速增加，意味着社会成员可以直接参加市场

核心组织活动并拥有自主决策权，不再只是依附于原

有的企业科层结构发挥自身的作用，因此会使得企业

中科层制组织结构趋向弱化。但是随着陌生人之间的

协作的增加，对资源共享、开放社区、外部决策机构

以及创新的要求也会随之提高，因此伴随着信息技术

的快速发展，陌生人之间的交易迅速增加及其带来的

资源共享理念开始出现，推动了开放社区的崛起，同

时经济决策与经济联系的构建对信息技术的依赖也

越来越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以上这些“新经济”

领域在生产组织形态与社会关系构建方面的变化是

高度体系化的，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其变

化已经明显超出了单纯使用生产要素所能描述的层

面，都暗示着以资本增值为驱动力、以科层制企业为

基本生产组织单元的传统工业经济形态正在向一种

全新的生产关系形态转变，而生产关系形态作为社会

形态的基础，它的转变意味着社会形态的重大转型。 

本文研究结论也说明，可为陌生人之间的交易与

协作提供主要支撑的产业将在驱动经济持续发展并

推动社会转型方面扮演关键角色。它涉及到陌生人之

间的物质连接、信息连接、人员连接、价值连接等多

个方面，有必要大力支持相关产业的发展，并推动去

资本化运营方式在这些产业中的应用。在引导生产组

织变革方面，去中心化的开放社区是未来组织变革的

演进方向，暗示着有必要高度关注并大力支持如 DAO

等新型生产组织的发展与演变，同时在理论研究层面

也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各类生产组织向去科层化、去

中心化方向的转型过程，并探索对实际生产组织转型

的引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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